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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结合社会资本和自组织过程的研究视角，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山东省H社区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

的发育过程进行深入分析。首先，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经历了“育种”“育苗”“育树”三个阶段的发育过程。其次，枢

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出现主要基于多组织间互惠关系、大型社区公共活动、组织间持续性的联合行动等前提条件。

再次，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五步工作法”能够规避结构性失衡等风险。最后，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常采用

“多组织协商”的路径模式，并形成多元主体协商机制。对于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这一新型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一

是建议推动其登记注册成为正式组织，二是建议充分发挥街道级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的功能，建构“区—街—社”三

级枢纽组织的联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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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社会组织因其天然的主体性与在地化属性，

成为最通民心、最接地气的组织形态，也是社区协商和

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政府

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给予大力支持，包括投入组

织培育专项资金、配置组织活动公共空间以及购买专

业社会组织的服务，多措并举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

展。在政策环境和政府资源的支持下，社区社会组织

的数量已经呈现规模化的增长，截至2020年底，民政

部统计的已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已达到百万个［1］，

超过现有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数量。

根据2016年印发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6—2020年）》（民发〔2016〕191号），“城市社区平

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

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为组织培育的基础数量要

求。在2020年发布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

动方案（2021—2023年）》（民办发〔2020〕36号）中，虽

然未对社区社会组织数量进行明确要求，但各地政府

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三年行动方

案及量化指标。例如，2021年由山东省民政厅联合多

部门出台的《山东省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2021—2023年）》（鲁民〔2021〕41号）中，明

确提出“2023年底，实现各市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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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2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6个

社区社会组织”的要求。在2021年山东省J市发布的

《J市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1—

2023年）》的通知（J民发〔2021〕48号）中，明确了“力争

到2023年底，全市城市社区平均拥有社区社会组织不

少于15家，农村社区平均拥有社区社会组织不少于8

家”的要求。随着各级政府发布组织培育的量化指标，

各社区的社区社会组织数量也有明显的提升。以山东

省J市为例，截至2022年7月，已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

2万余个，仅在下辖13个街道、138个社区的L区内，社

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已达2 900余个，平均每个社区拥有

超过20个社区社会组织，甚至在某些社区的社区社会

组织数量已达到30个的规模。

然而在社区社会组织数量提升的同时，对于组织

管理以及组织质量的挑战也应运而生。目前社区社会

组织的整体情况仍存在组织化程度不高、主观能动性

不足、组织发展不均衡、参与社区治理能力偏弱等现

象，而每个社区动辄十余个甚至几十个社区社会组织，

在促增量的同时还要提质量，如何对其进行持续性的

培育、如何对其实现有效管理等问题，日益成为基层政

府部门的痛点与难点。

基于以上现状的分析，目前亟须推动社区内部枢

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实现社区社会组织质量的

提升，促进多组织间治理机制的出现。因此本文将以

案例研究方法，对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这一新型组织

形态的培育发展过程进行分析。

二、理论述评与研究视角

（一）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内涵及意义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社区社会组织数

量逐年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学界对于枢纽型社区社会

组织的研究越来越多。“枢纽”按字源本义，是指门户开

合之枢与提系器物之纽，引申为事物的关键之处，事物

之间联系的中心环节［2］。“枢纽”不仅仅是一个创建或

发展的结果，更是一个行动与运作的过程［3］。从社会

资本的视角看，枢纽型组织（Pivotal Organizations）的价

值在于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增强社会的主体性并

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4］。而“枢纽型组织”在我国的使

用源于“枢纽式管理”，目的是为了应对双重管理体制

中存在的多头管理、责任分散、管理力量不足以及行政

色彩较浓等问题［2］。枢纽型组织常常被视为社会治理

过程中出现的“新型”组织，即这类组织不直接服务于

目标人群，而是以提供活动经费、公益信息、能力培训、

政策咨询等方式服务于另一些中小型组织或草根型组

织。与枢纽型组织相近的名词有支持型组织（Support

Organizations）、中介性组织（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伞形组织（Umbrella Organizations）等。而枢纽型组织

与其他组织有所不同，最重要的是枢纽型组织出现在

大量的政策文件里，此定义的视角主要是为政府管理

服务的，即政府为了节约管理成本、提升管理质量，采

用抓大放小的手段管理数目众多的中小组织，而这里

的“大”就是指枢纽型组织［5］。

基于以上研究视角，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是在社

区社会组织中能够起到中枢作用的联合型组织，是组

织间横向联系、互动、聚合而成的“共同体”［6］。枢纽型

社区社会组织是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社区居委会的

指导下，以社区社会组织为基础，由社区社会组织管理

层或核心层的成员以及驻区单位代表发起成立，协调

社区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社区居民以及社区“两委”的

关系，发挥其对社区社会组织与驻区单位的支持、培

育、服务（以服代管）等功能，满足社区需求、协同社区

治理，推进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一种联合型社区社会

组织［7］。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对于枢纽型社

区社会组织的性质和特征具有普遍共识：一是具有合

法性身份或经权威部门授权而拥有相应的资格；二是

排他性，即在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的社会组织内通

常仅有一个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三是能够对社会资

源的配置和利益的聚合具有影响力与整合性［4］。作为

社区治理体系的新型组织形态和重要组成部分，枢纽

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出现是为了回应社区社会组织资源

整合以及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整合管理两方面的诉

求，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促进社区社会组织自主发展”

与“加强政府社会管理”两个方面［8］。

（二）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风险题域及偏离防范

虽然枢纽型组织的目标为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

治理困境、消解“高分化、低整合”下的社会矛盾、实现多

组织的“网络有机整合”等［9］，然而已有研究却发现枢纽

型组织存在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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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社会认同偏离等风险［10］，因此在对其进行培育的过

程中需要对以上风险题域进行偏离防范。

作为众多中小社区社会组织的代表，枢纽型社区

社会组织首先需要保持其姓“民”的社会属性，遵循“主

体承认、理解和尊重客体”的“价值理性”准则［11］，拓展

和挖掘各类社会资源，充当社区社会组织的“网络者”

与“中介者”的角色，促进“政府—枢纽型社区社会组

织—会员（社区社会组织或驻区单位代表）”之间形成

对称性的互依合作关系，真正实现“以民管民”的理想

型组织治理模式。此外，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还应坚

持“入会自愿”“退会自由”的原则，不以强制性或排斥

性手段强迫其他社区社会组织成为会员，平等对待每

一个会员社区社会组织，形成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

联合治理机制［9-10］。

（三）自组织过程研究视角：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

发展过程框架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联合体属性具有显著的网

络性特征，可促进区域内社区社会组织共同体的形成，

增强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并给予社区社会组织有效的

社会支持［4］，从而提高社区内的集体社会资本。多个

研究成果已指出，一个群体内的集体社会资本有助于

一个群体内部合作行为的产生，即产生一加一大于二

的集体利益［12-13］。集体社会资本是为集体所共用的关

系与社会网，既能带来集体利益，又能将这些利益分给

集体的成员，使成员个人也能够受益［14］（P176）。而自组织

过程正是培育集体社会资本的过程，其过程包括：一是

一群人聚拢，彼此间社会网联结增多，关系越来越密切；

二是小团体产生，随着内部联结增多，这群人与组织内

其他人的关系渐渐疏远，即这群人的内部关系紧密，而

外部关系则很疏松；三是随着小团体内部认同的产生，

内部的人开始清楚认识到自己与团体外成员的差别，意

识到自己的成员身份；四是小团体形成共同的目标，并

开始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集体行动；五是团体内部逐

渐演化出团体规范，以确保共同目标的顺利达成［15］。

根据自组织过程理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过程

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详见表1）：

表 1 社区社会组织发育过程阶段

根据表1所示，社区社会组织的生长发育经历了

从个体、集合体到联合体形态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是从

草根组织到正式组织的变化过程。社区社会组织从无

到有分别经历三个阶段，即“育种”“育苗”“育树”阶段，

与组织形态相对应的，“育种”阶段为个体形态，即还未

出现组织形态；“育苗”阶段分为“萌芽”“幼苗”“树苗”

等阶段，组织性质均为草根组织，即未进行登记注册，

仅停留在备案阶段，其中“萌芽”和“幼苗”阶段，往往为

集合体形态，而到了“树苗”阶段，则通常为联合体形

态，即多组织由于出现联合行动而形成的新型组织形

态；“育树”阶段的组织形态基本稳定在联合体形态，此

阶段分为“小树”和“大树”阶段，因其将在相关部门登

记注册成为实体的社会组织，通常为社会团体，因此组

织性质为正式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在发育的不同阶段体现出相应的组

织特征。在“种子”阶段时会挖掘社区能人即潜在的社

区社会组织成员；通过集体行动，在“萌芽”阶段逐渐出

现小团体即社区社会组织的雏形；社区社会组织经过

一段时间的发展和成长，在“幼苗”阶段有些组织开始

关注社区公共事务或特殊群体，拓展组织的公共服务

功能，从而出现组织公共性特征；随着区域内多个社区

社会组织的成长发育，基于互惠原则，在“树苗”阶段将

出现多组织协商及联合行动，具有组织间的分工与协

作过程，形成联合体即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初级阶

生发过程

组织性质

组织形态

组织特征

育种阶段

种子

——

个体

挖掘社区能人，
即潜在的组织
成员

育苗阶段

萌芽

草根组织

集合体

形成小团体，即
初步具有组织
雏形

幼苗

出现组织公共
性，即关注社区
公共事务及特
殊群体

树苗

联合体

多组织协商并
出现联合行动，
形成枢纽组织
雏形

育树阶段

小树

正式组织

成为正式组织，
即具有合法性
身份

大树

出 现 自 治 理 机
制、辖区内外资
源 有 效 整 合 配
置、社区治理功
能充分发挥

段；在具有政策环境、资源环境（包括人、财、物等）以及

空间环境等因素的条件下，在“小树”阶段枢纽型社区

社会组织发展成熟且能够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成为

正式的社会组织（主要为社会团体），具有独立的法人

身份和资金账户，即成为名副其实的枢纽型社区社会

组织；在“大树”阶段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内部逐渐出

现自治理机制，能够独立运转及自我造血，具备有效整

合、合理配置辖区内外资源的意识和能力，在社区范围

内发挥出社区治理主体的功能与作用。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案例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AR）作为研究

取向，行动研究即行动者做研究、在行动中研究［16］（P13），

采用的是质性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方法（Case Study Meth-

odology）。本文并非是纯理论性的研究，而是属于经验

性研究方法（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的范畴［17-18］，

也可以理解为“个人经验问题化”的研究过程［19］（P211）。

本文通过运用观察法（Observations）及访谈法（In-

terviews），对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生长发育进行系

统梳理。通过长期扎根并开展持续性的实务研究，笔

者积累了五年多的社区社会组织资料，即丰富的非技

术性文献［20］（P21），其中包括深度访谈20余篇、观察日志

百余篇以及多本社区社会组织档案等资料。

（二）研究案例

山东省J市L区H社区属于单位型社区，在85栋

居民楼中有近50栋为单位托管楼院。社区居民多为

单位退休职工，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2 800余人，占

总人口12 000余人的20%以上，呈现出高度老龄化社

区特征。近年来，H社区面临着“四化”困境，即托管楼

院集中化、人口结构复杂化、困难群体多样化、服务需

求多元化等困境。面对目前社区中老年群体多、退休

党员多、兴趣组织多、志愿服务少（即“三多一少”）的现

状，亟待通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提高居民参与率，从而

破解老旧小区社区自治的难题。

从2016年开始，基于制度环境的变化，H社区开始

探索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工作模式。首先，2016

年至2017年为社区社会组织的“育种”阶段，H社区作

为区级“公益银行”试点社区，由社区“两委”成员作为

实施主体，通过举办各类公益活动扩大社区居民的参

与范围，由此挖掘多位社区能人参与社区事务。其次，

2018年至2020年为社区社会组织的“育苗”阶段，采用

公益项目与创投大赛的方式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再

次，2021年至2022年为社区社会组织的“育树”阶段，

也是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阶段，成立枢纽

型社区社会组织，即Y联谊会。

根据H社区所出现的“四化”困境以及“三多一少”

现状，Y联谊会在社区党委的带领下，充分发挥社区社

会组织的主观能动性，联合社区内26个类型各异的社

区社会组织，以创投项目方式连续三年开展了“幸福家

‘院’楼栋自治”“爱在幸福社区”“未来+乡 睦邻互助”

等主题的社区公益项目大赛，链接外部资源累计金额达

8万余元，涌现出“益帮爱心 邻里互助”“路见休闲椅”

“我爱我家 照亮万家”等20余个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孵

化培育了26个社区社会组织，开展了400余次社区服务

活动，接受媒体采访10余次，采用“梳理社区供需清

单—联谊团队汇聚民心—陪伴赋能双管齐下—策划实

施创投项目—复盘反思形塑品牌”的“五步工作法”，激

活和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楼栋自治。

Y联谊会现有7名团队成员（其中包括4名党员）

以及26名联谊会会员，其宗旨为赋能、陪伴及服务本

社区的社会组织，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创新

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从而实现社

区治理中的自治效应；其业务范围包括定期调研社区

及组织的现状、问题和需求，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持续

性的培力赋能和陪伴助力，结合社区实际工作统筹策

划并实施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宣传推广品牌社区社会

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典型案例。

四、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

发育过程分析

基于对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路径已有文献的研

究，发现以“活动吸纳”路径能够挖掘到具有一定属性

特征的社区能人成为潜在的社区社会组织成员，实现

组织发育的第一个过程即“育种”阶段。在此基础上，

通过“项目干预”路径能够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具有组织

要素及组织化特征，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社区公

共服务功能，从而实现第二个过程“育苗”阶段［21］。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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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具有政策环境、资源环境（包括人、财、物等）以及

空间环境等因素的条件下，在“小树”阶段枢纽型社区

社会组织发展成熟且能够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成为

正式的社会组织（主要为社会团体），具有独立的法人

身份和资金账户，即成为名副其实的枢纽型社区社会

组织；在“大树”阶段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内部逐渐出

现自治理机制，能够独立运转及自我造血，具备有效整

合、合理配置辖区内外资源的意识和能力，在社区范围

内发挥出社区治理主体的功能与作用。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案例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AR）作为研究

取向，行动研究即行动者做研究、在行动中研究［16］（P13），

采用的是质性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方法（Case Study Meth-

odology）。本文并非是纯理论性的研究，而是属于经验

性研究方法（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的范畴［17-18］，

也可以理解为“个人经验问题化”的研究过程［19］（P211）。

本文通过运用观察法（Observations）及访谈法（In-

terviews），对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生长发育进行系

统梳理。通过长期扎根并开展持续性的实务研究，笔

者积累了五年多的社区社会组织资料，即丰富的非技

术性文献［20］（P21），其中包括深度访谈20余篇、观察日志

百余篇以及多本社区社会组织档案等资料。

（二）研究案例

山东省J市L区H社区属于单位型社区，在85栋

居民楼中有近50栋为单位托管楼院。社区居民多为

单位退休职工，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2 800余人，占

总人口12 000余人的20%以上，呈现出高度老龄化社

区特征。近年来，H社区面临着“四化”困境，即托管楼

院集中化、人口结构复杂化、困难群体多样化、服务需

求多元化等困境。面对目前社区中老年群体多、退休

党员多、兴趣组织多、志愿服务少（即“三多一少”）的现

状，亟待通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提高居民参与率，从而

破解老旧小区社区自治的难题。

从2016年开始，基于制度环境的变化，H社区开始

探索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工作模式。首先，2016

年至2017年为社区社会组织的“育种”阶段，H社区作

为区级“公益银行”试点社区，由社区“两委”成员作为

实施主体，通过举办各类公益活动扩大社区居民的参

与范围，由此挖掘多位社区能人参与社区事务。其次，

2018年至2020年为社区社会组织的“育苗”阶段，采用

公益项目与创投大赛的方式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再

次，2021年至2022年为社区社会组织的“育树”阶段，

也是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阶段，成立枢纽

型社区社会组织，即Y联谊会。

根据H社区所出现的“四化”困境以及“三多一少”

现状，Y联谊会在社区党委的带领下，充分发挥社区社

会组织的主观能动性，联合社区内26个类型各异的社

区社会组织，以创投项目方式连续三年开展了“幸福家

‘院’楼栋自治”“爱在幸福社区”“未来+乡 睦邻互助”

等主题的社区公益项目大赛，链接外部资源累计金额达

8万余元，涌现出“益帮爱心 邻里互助”“路见休闲椅”

“我爱我家 照亮万家”等20余个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孵

化培育了26个社区社会组织，开展了400余次社区服务

活动，接受媒体采访10余次，采用“梳理社区供需清

单—联谊团队汇聚民心—陪伴赋能双管齐下—策划实

施创投项目—复盘反思形塑品牌”的“五步工作法”，激

活和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楼栋自治。

Y联谊会现有7名团队成员（其中包括4名党员）

以及26名联谊会会员，其宗旨为赋能、陪伴及服务本

社区的社会组织，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创新

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从而实现社

区治理中的自治效应；其业务范围包括定期调研社区

及组织的现状、问题和需求，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持续

性的培力赋能和陪伴助力，结合社区实际工作统筹策

划并实施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宣传推广品牌社区社会

组织的发展历程及典型案例。

四、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

发育过程分析

基于对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路径已有文献的研

究，发现以“活动吸纳”路径能够挖掘到具有一定属性

特征的社区能人成为潜在的社区社会组织成员，实现

组织发育的第一个过程即“育种”阶段。在此基础上，

通过“项目干预”路径能够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具有组织

要素及组织化特征，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社区公

共服务功能，从而实现第二个过程“育苗”阶段［21］。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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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前两个阶段后，社区社会组织开始出现基于互惠原

则的一系列协商联合行动，下面进一步探讨分析枢纽

型社区社会组织出现的条件及过程。

（一）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出现条件分析

由于多个社区社会组织出现联合行动后，会出现

一种新的组织形态，这一形态并非单一社区社会组织

的自主行动，而是多个组织之间出现互动后形成组织

间信任机制与合作机制，从而实现联合行动。多组织

间互为合作方，基于每个组织自身的优势，以协商形式

确定分工与职责，最终通过多组织合力实现服务过程。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形态的出现是基于单个组织内部

行动能力及管理能力的提升，同时由于社区社会组织

的行动过程与组织外部的相关方产生互动，基于组织

内部及组织外部双向条件的实现，进而出现新的联合

行动的过程。

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H社区的组织培育共开

展了三期项目化运作。2018年，H社区共有4个社区

社会组织参与组织培育项目，分别是H助老队、H养犬

队、H舞蹈队和H艺术团。通过“项目干预”路径的作

用，H社区的4个组织基本具备了组织管理能力、项目

设计及实施能力、资金编制使用及报销能力。2019年，

H社区4个社区社会组织均参加了社区公共服务项目，

在7次服务项目的申请过程中，H助老队共参加6次，

服务对象均为老年群体；H养犬队共参加5次，服务对

象均为养犬户；H艺术团共参加4次，服务对象分别为

老年党员、高龄妇女以及社区居民；H舞蹈队共参加3

次，服务对象分别为老年群体、残障人士以及社区居

民。此时，区域内将会出现两种趋势，即竞争和竞合的

趋势。竞争虽然会促进组织的发展，但也会造成组织

间争夺资源后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竞合的局面既能够

保持组织间健康有序的发展，又能够促进组织之间的

互动与合作。同时，在H社区每个社区社会组织除了

根据本组织的专长和优势进行服务活动外，还逐渐出

现多个社区自组织联合行动的现象，而且是从两个组

织开始联合，发展到三个组织的联合，最后出现了多个

社区社会组织共同联合举办服务活动的现象。

此外，在每次联合行动的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会

发挥自身的组织特色，组织之间会逐渐有意识地进行

分工及合作，各自完成组织的计划和目标，未出现因联

合行动而失去自己组织特色的现象。从最后一次4个

社区社会组织联合的过程来看，H社区社会组织能够

在保持组织自身特色的前提下，进行组织间具有分工

与合作的联合行动。2020年，H社区新增了H环保队

和H维修队，继续开展多组织参与的联合行动，并以协

商会议的形式将联合行动常态化。

根据H社区社会组织之间联合的过程，分析了枢

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出现的过程，往往具有三个前提条

件：一是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两个社区社会组织尝试

进行联合，若联合过程较为顺利，并且能够建立起组织

间的协商机制，通常在后期多组织联合的过程中会进

行借鉴。二是多组织联合需要社区级别或相对规模较

大的事件作为基础，例如春节等各类节庆活动期间，往

往容易促成组织间联合行动，再如“社区邻里节”等社

区级活动也能够提供组织间联合行动的机会。三是在

经过若干次多组织（两个以上）的联合行动后，逐渐形

成本区域范围内组织间合作的基本模式，包括如何确

定议题、各组织在活动中的角色、各组织的分工、活动

方案的确定、活动资金的分配及使用等内容。在此过

程中，通常会出现从两个组织联合到三个组织联合再

到多个组织联合，即通过联合活动的开展，会有越来越

多观望中的社区社会组织逐渐加入联合体，而非一次

性将区域内所有组织联合起来。同时枢纽型社区社会

组织并非是所有社区社会组织的联合体，而是根据组

织的意愿，依据自愿原则选择加入，充分发挥社区社会

组织的主观能动性。

（二）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工作方法分析

在前期“育种”和“育苗”阶段的基础上，Y联谊会

在H社区党委的领导下，于2021年1月通过内部选举

的方式正式成立，并在区级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进

行备案，属于公益慈善类的社区级枢纽型社区社会组

织。在专业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共同培育下，形成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五步工作法”，现以H社区于

2021年至2022年开展的老旧社区楼栋自治工作作为

分析案例。

1.梳理社区供需清单。在Y联谊会开展服务项目

前，首先是针对社区的需求、资源、问题等进行深入调

研，每位队员进行分工，确定调研对象后，采用一对一

访谈的方式，收集信息整理形成社区各类清单。例如，

在进行楼栋自治工作时，联谊会的负责人带领队员们，

对20余个院落的院长进行了历时近一个月的调研访

谈，倾听院长的需求和想法，并引导院长与楼栋长进行

沟通，提出自己关于本楼栋实施改造的金点子，最终共

收集到13个楼栋改造需求，例如有的楼栋长提出希望

安装便民扶手，有的提出希望更换楼里的照明灯，还有

的提出希望在小区安装休闲椅。根据联谊会队员们收

集的信息，及时向社区书记汇报沟通，并通过“99公益

日”“社区公益市集”等活动，获得包括区民政局、慈善

基金会、慈善总会等渠道的外部资金支持进行楼栋自

治及楼院改造。

2.联谊团队汇聚民心。Y联谊会为陪伴社区组织

的成长，发挥社区级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从成立之

初便采用社区协商会的工作方法，定期举办联谊会，交

流每个组织的近况，增强彼此间的熟悉度，搭建社区内

组织的交流平台、信息互动平台及资源共享平台，提高

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凝聚力。通过社区协商会的定期

开展，社区内的社会组织逐渐达成共识，即组织间需要

建立合作联动的关系模式，避免出现恶意竞争的现象。

在进行楼栋自治系列项目的过程中，以联谊会为

主体召开了大小协商会议40余次，以前期调研形成的

社区资源清单和需求清单为基础，引导每个社区社会

组织发挥其组织优势策划本组织的具体行动方案，并

邀请社区书记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参会指导把关，

将各组织的想法逐渐变为实际行动，实现社区社会组

织参与楼栋自治的预期目标。

3.陪伴赋能双管齐下。为了进一步支持社区社会

组织开展楼栋自治工作，Y联谊会通过自荐、推荐及外

请专家等方式，开展了15期社区社会组织系列培训，

包括联谊会负责人主讲的《志愿者是什么》《组织是什

么》、联谊会总策划主讲的《美篇如何制作》、联谊会统

筹协调专员主讲的《什么是项目》等课程，同时邀请驻

社区的专业社工、区级枢纽社会组织的专业老师讲解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等课程。以联谊会为主

体组织开展的培力赋能系列课程，可提高社区社会组

织参与楼栋自治的积极性，并提供参与的方法及工具，

为具体行动奠定技术基础。

4.策划实施创投项目。为鼓励与激活更多社区社

会组织和社区能人参与到楼栋自治工作当中，Y联谊

会在H社区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幸福家

‘院’楼栋自治”社区公益创投项目。经过“公益宣讲

会—寻找金点子—形成微项目—获得微资助—开展微

创投—实现微自治”等实施流程，最终共有6个社区社

会组织实施了多种类型的楼栋自治项目，包括“守护家

园 邻里安全”“幸福拍客”“搭建文化平台 邻里和谐共

融”等项目，覆盖社区半数以上居民楼，服务人群达到

1万余人次，完成了“营造和谐楼栋、实现邻里互助、改

善楼院环境”等既定目标，获得了街道办事处、社区“两

委”及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5.复盘反思形塑品牌。通过Y联谊会的策划实

施，实现了社区组织和社区能人共同参与楼栋自治的

初始目标。在楼栋自治项目结束后，联谊会并未就此

停歇，而是及时总结优势及不足，延续居民动员方法和

模式，增加对组织的陪伴赋能力度，总结梳理出《社区

资源及需求清单》《H社区楼栋自治创投项目标准化手

册》《H社区优秀社会组织案例集》等成果，持续性地进

行社区楼栋自治项目的信息宣传与媒体报道，获得区

民政局及本社区居民的认可，并持续开展“H社区楼栋

自治”系列项目，最终形成了属于H社区级枢纽型社区

社会组织的品牌文化。

基于对Y联谊会工作方法的分析，可以发现枢纽

型社区社会组织已经能够通过自主行动实现社区内外

的资源聚合及有效配置，发挥出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

治理当中的功能作用，实现了从“育苗”到“育树”阶段

的蜕变，也为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实现从非正式组织

发展为正式组织提供了行动基础。

此外，Y联谊会的发育过程体现出因组织间合力

而出现集体行动的特征，从而避免了枢纽型社区社会

组织的权力过载与结构性失衡等风险，尊重了社区社

会组织自发行动的价值理性准则，实现了枢纽型社区

社会组织的网络者及中介者的角色。同时，Y联谊会

以会员入会的形式，对每位会员即社区社会组织的骨

干成员进行培力赋能和陪伴助力，也是枢纽型社区社

会组织联合治理机制形成的关键因素。

（三）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分析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由于是多方联动的过程，包

括多个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组织、驻区单位以及社

区“两委”和街道（乡镇），因此对其培育的路径模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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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楼栋自治工作时，联谊会的负责人带领队员们，

对20余个院落的院长进行了历时近一个月的调研访

谈，倾听院长的需求和想法，并引导院长与楼栋长进行

沟通，提出自己关于本楼栋实施改造的金点子，最终共

收集到13个楼栋改造需求，例如有的楼栋长提出希望

安装便民扶手，有的提出希望更换楼里的照明灯，还有

的提出希望在小区安装休闲椅。根据联谊会队员们收

集的信息，及时向社区书记汇报沟通，并通过“99公益

日”“社区公益市集”等活动，获得包括区民政局、慈善

基金会、慈善总会等渠道的外部资金支持进行楼栋自

治及楼院改造。

2.联谊团队汇聚民心。Y联谊会为陪伴社区组织

的成长，发挥社区级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从成立之

初便采用社区协商会的工作方法，定期举办联谊会，交

流每个组织的近况，增强彼此间的熟悉度，搭建社区内

组织的交流平台、信息互动平台及资源共享平台，提高

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凝聚力。通过社区协商会的定期

开展，社区内的社会组织逐渐达成共识，即组织间需要

建立合作联动的关系模式，避免出现恶意竞争的现象。

在进行楼栋自治系列项目的过程中，以联谊会为

主体召开了大小协商会议40余次，以前期调研形成的

社区资源清单和需求清单为基础，引导每个社区社会

组织发挥其组织优势策划本组织的具体行动方案，并

邀请社区书记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参会指导把关，

将各组织的想法逐渐变为实际行动，实现社区社会组

织参与楼栋自治的预期目标。

3.陪伴赋能双管齐下。为了进一步支持社区社会

组织开展楼栋自治工作，Y联谊会通过自荐、推荐及外

请专家等方式，开展了15期社区社会组织系列培训，

包括联谊会负责人主讲的《志愿者是什么》《组织是什

么》、联谊会总策划主讲的《美篇如何制作》、联谊会统

筹协调专员主讲的《什么是项目》等课程，同时邀请驻

社区的专业社工、区级枢纽社会组织的专业老师讲解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等课程。以联谊会为主

体组织开展的培力赋能系列课程，可提高社区社会组

织参与楼栋自治的积极性，并提供参与的方法及工具，

为具体行动奠定技术基础。

4.策划实施创投项目。为鼓励与激活更多社区社

会组织和社区能人参与到楼栋自治工作当中，Y联谊

会在H社区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幸福家

‘院’楼栋自治”社区公益创投项目。经过“公益宣讲

会—寻找金点子—形成微项目—获得微资助—开展微

创投—实现微自治”等实施流程，最终共有6个社区社

会组织实施了多种类型的楼栋自治项目，包括“守护家

园 邻里安全”“幸福拍客”“搭建文化平台 邻里和谐共

融”等项目，覆盖社区半数以上居民楼，服务人群达到

1万余人次，完成了“营造和谐楼栋、实现邻里互助、改

善楼院环境”等既定目标，获得了街道办事处、社区“两

委”及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5.复盘反思形塑品牌。通过Y联谊会的策划实

施，实现了社区组织和社区能人共同参与楼栋自治的

初始目标。在楼栋自治项目结束后，联谊会并未就此

停歇，而是及时总结优势及不足，延续居民动员方法和

模式，增加对组织的陪伴赋能力度，总结梳理出《社区

资源及需求清单》《H社区楼栋自治创投项目标准化手

册》《H社区优秀社会组织案例集》等成果，持续性地进

行社区楼栋自治项目的信息宣传与媒体报道，获得区

民政局及本社区居民的认可，并持续开展“H社区楼栋

自治”系列项目，最终形成了属于H社区级枢纽型社区

社会组织的品牌文化。

基于对Y联谊会工作方法的分析，可以发现枢纽

型社区社会组织已经能够通过自主行动实现社区内外

的资源聚合及有效配置，发挥出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

治理当中的功能作用，实现了从“育苗”到“育树”阶段

的蜕变，也为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实现从非正式组织

发展为正式组织提供了行动基础。

此外，Y联谊会的发育过程体现出因组织间合力

而出现集体行动的特征，从而避免了枢纽型社区社会

组织的权力过载与结构性失衡等风险，尊重了社区社

会组织自发行动的价值理性准则，实现了枢纽型社区

社会组织的网络者及中介者的角色。同时，Y联谊会

以会员入会的形式，对每位会员即社区社会组织的骨

干成员进行培力赋能和陪伴助力，也是枢纽型社区社

会组织联合治理机制形成的关键因素。

（三）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分析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由于是多方联动的过程，包

括多个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组织、驻区单位以及社

区“两委”和街道（乡镇），因此对其培育的路径模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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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组织协商”（详见图1）。

图 1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图

其中区域内多个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是枢纽型社

区社会组织的主体，而培育方、外来专业社会组织、枢

纽型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均可以为社区社会组织提

供培力陪伴以及各类资源等助力和支持，街道（乡镇）

以及社区“两委一站”则起到最为关键的引领和监督的

作用，同时还有协调本区域内外的资源和关系以及落

实来自政府部门相关精神的培力学习等功能。在“多

组织协商”的培育路径模式中，在各方力量之间均具有

两两交互的作用，例如社区社会组织在设计和实施社

区活动之前，需要向社区“两委”或街道（乡镇）相关科

室进行方案的汇报，确保活动的精神始终跟党走；在设

计或实施服务活动的过程中，需要资源或助力时，可以

借助培育方或专业社会组织等力量。而培育方或专业

社会组织等力量除了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助力和支持

外，还需要与社区“两委”和街道（乡镇）开展合作，在思

想上保持一致，共同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总目标而

努力。只有区域内各方力量进行有机联动，才会确保

多组织协商过程的顺利实施，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

作用才会得以发挥。

此外，我们也对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出现的动力

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社

区社会组织成员的身份较多，有的社区社会组织成员

既是A组织的负责人，又是B组织的一般成员，另外有

的组织成员同时又是社区某党支部的书记或支委，由

于其身份在组织间具有交叉性，因此共享资源、联合行

动的机会和可能性大大增加。二是单个的社区社会组

织规模有限，当需要进行规模较大的社区级活动时，单

个组织的实力明显不足，因此需要采用组织间联合的

方式弥补组织规模不足的问题。三是单个社区社会组

织服务活动的内容有限，无法满足更广范围社区居民

的需求，当遇到社区级活动或节庆活动时，单个组织的

局限性显现，需要开展联合行动弥补功能单一化的问

题。四是在活动场地资源、活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组织间的联合行动，从而形成枢

纽型社区社会组织。

（四）培育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分析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社会组织的联合

体，是基于社区能人个体形态和组织集合体形态之后

出现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在参

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呈现出拓宽参与路径、拓展组织

形态等方面的现象。

首先，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出现的条件是基于社

区社会组织已经具有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因

而在此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更为顺理

成章，更有参与的基础条件。同时，枢纽型社区社会组

织是源于多个社区社会组织自愿的联合行动过程，因

此其生命力及创造性较其他组织形态更为显著，变化

性也更加多元，从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形式到规模，

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而社区社会组织之间通常会

结合彼此的优势特长实现倍增效应，相较于单一社区

社会组织能发挥出更大的社区治理效应。

其次，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对于社区社会组织而

言，是一个新型组织形态，即多个社区社会组织的联合

体形态，而多组织联合体的形成是基于社区社会组织

已有的经验，因此会在社区社会组织运行模式及组织

架构的基础上，生发出全新的组织形态（详见图2）。

图 2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架构示意图

如图2所示，与单一社区社会组织架构相似，枢纽

型社区社会组织的架构也包括核心层、一般层以及边

缘层。但与单一社区社会组织架构不同的是，组织间

的联合体形态更易灵活调整其各圈层的规模与功能，

相较于单一的社区社会组织，多组织联合体具有更大

的行动力和体量。这种联合体的行动力和体量足以因

其官方的重视而纳入社区治理的视野范围，因此在参

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性，也会

拓宽单一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

然而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体的出现，正反馈

效应固然重要，但出现的难度也相对较大。一是联合

体的行动由多个社区社会组织共同协商而达成共识，

这其中包含着更多的利益及资源，组织之间是否可以

形成合力，实现竞合效应，其实现难度相对较大。二是

在联合体的体量及行动力均较大的情况下，官方力量

除了具有与其合作的可能性外，还会出现彼此抗衡的

可能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否能够接受联合体有可

能带来的挑战，是决定联合体形态是否能够具有生存

空间及生态环境的较大影响因素。因此，虽然通过对

组织的观察能够看到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出现的可能

性，但这种新型组织形态是否能够真正的“出现”，依然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五、总结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社会资本和自组织过程作为研究视角，以

行动研究作为研究取向，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山东

省H社区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生长发育进行分析。

首先，根据自组织过程理论和H社区的案例分析，

发现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生长发育包括三个阶段，

分别是“育种”“育苗”“育树”阶段，进一步可以细分为

“种子”“萌芽”“幼苗”“树苗”“小树”“大树”等阶段。

其次，对于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会经历三

个路径过程，分别是“活动吸纳”“项目干预”和“多组织

协商”。其中“活动吸纳”培育路径能够实现“育种”阶

段的过程，挖掘到具有一定属性的社区能人作为潜在

的社区社会组织成员；“项目干预”培育路径能够实现

“育苗”阶段过程中的“萌芽”和“幼苗”阶段，即形成组

织内部治理要素及一定程度的组织化；“多组织协商”

培育路径则能够实现“育苗”阶段过程中的“树苗”阶

段，即出现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这一新的组织形态。

再次，由于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是在多个社区社

会组织联合行动的基础上出现的，因此，枢纽型社区社

会组织存在三个出现的前提条件，分别是多组织间形

成互惠关系、社区内具有大型公共活动的契机以及多

组织间能够开展持续性的联合行动。与此同时，枢纽型

社区社会组织的“五步工作法”也体现了组织间的平等

化，分别是行动前梳理社区供需清单、行动中注重联谊

各组织以汇聚民心、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对于其他组织

的陪伴赋能双管齐下、策划实施创投等社区公益项目、

行动后经过复盘反思形塑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品牌，以

上工作法有效规避了权力过载与结构性失衡的风险。

最后，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

会出现多方联动的培育模式，即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

的出现和发展，与培育方、专业社会组织、社区“两委”

等相关方的培力赋能和陪伴助力的方式与程度具有紧

区域内多个
社区社会组织

街道（乡镇）
社区“两委一站”

培育方、外来专
业社会组织、枢
纽型社会组织、

驻区单位

枢纽型
社区社
会组织

培力陪伴
资源支持

运营主体

引领
监督

活动设计及
实施主体

监督 汇报

合作

培育被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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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组织协商”（详见图1）。

图 1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图

其中区域内多个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是枢纽型社

区社会组织的主体，而培育方、外来专业社会组织、枢

纽型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均可以为社区社会组织提

供培力陪伴以及各类资源等助力和支持，街道（乡镇）

以及社区“两委一站”则起到最为关键的引领和监督的

作用，同时还有协调本区域内外的资源和关系以及落

实来自政府部门相关精神的培力学习等功能。在“多

组织协商”的培育路径模式中，在各方力量之间均具有

两两交互的作用，例如社区社会组织在设计和实施社

区活动之前，需要向社区“两委”或街道（乡镇）相关科

室进行方案的汇报，确保活动的精神始终跟党走；在设

计或实施服务活动的过程中，需要资源或助力时，可以

借助培育方或专业社会组织等力量。而培育方或专业

社会组织等力量除了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助力和支持

外，还需要与社区“两委”和街道（乡镇）开展合作，在思

想上保持一致，共同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总目标而

努力。只有区域内各方力量进行有机联动，才会确保

多组织协商过程的顺利实施，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

作用才会得以发挥。

此外，我们也对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出现的动力

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社

区社会组织成员的身份较多，有的社区社会组织成员

既是A组织的负责人，又是B组织的一般成员，另外有

的组织成员同时又是社区某党支部的书记或支委，由

于其身份在组织间具有交叉性，因此共享资源、联合行

动的机会和可能性大大增加。二是单个的社区社会组

织规模有限，当需要进行规模较大的社区级活动时，单

个组织的实力明显不足，因此需要采用组织间联合的

方式弥补组织规模不足的问题。三是单个社区社会组

织服务活动的内容有限，无法满足更广范围社区居民

的需求，当遇到社区级活动或节庆活动时，单个组织的

局限性显现，需要开展联合行动弥补功能单一化的问

题。四是在活动场地资源、活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组织间的联合行动，从而形成枢

纽型社区社会组织。

（四）培育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分析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社会组织的联合

体，是基于社区能人个体形态和组织集合体形态之后

出现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在参

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呈现出拓宽参与路径、拓展组织

形态等方面的现象。

首先，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出现的条件是基于社

区社会组织已经具有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因

而在此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更为顺理

成章，更有参与的基础条件。同时，枢纽型社区社会组

织是源于多个社区社会组织自愿的联合行动过程，因

此其生命力及创造性较其他组织形态更为显著，变化

性也更加多元，从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形式到规模，

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而社区社会组织之间通常会

结合彼此的优势特长实现倍增效应，相较于单一社区

社会组织能发挥出更大的社区治理效应。

其次，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对于社区社会组织而

言，是一个新型组织形态，即多个社区社会组织的联合

体形态，而多组织联合体的形成是基于社区社会组织

已有的经验，因此会在社区社会组织运行模式及组织

架构的基础上，生发出全新的组织形态（详见图2）。

图 2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架构示意图

如图2所示，与单一社区社会组织架构相似，枢纽

型社区社会组织的架构也包括核心层、一般层以及边

缘层。但与单一社区社会组织架构不同的是，组织间

的联合体形态更易灵活调整其各圈层的规模与功能，

相较于单一的社区社会组织，多组织联合体具有更大

的行动力和体量。这种联合体的行动力和体量足以因

其官方的重视而纳入社区治理的视野范围，因此在参

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性，也会

拓宽单一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

然而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体的出现，正反馈

效应固然重要，但出现的难度也相对较大。一是联合

体的行动由多个社区社会组织共同协商而达成共识，

这其中包含着更多的利益及资源，组织之间是否可以

形成合力，实现竞合效应，其实现难度相对较大。二是

在联合体的体量及行动力均较大的情况下，官方力量

除了具有与其合作的可能性外，还会出现彼此抗衡的

可能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否能够接受联合体有可

能带来的挑战，是决定联合体形态是否能够具有生存

空间及生态环境的较大影响因素。因此，虽然通过对

组织的观察能够看到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出现的可能

性，但这种新型组织形态是否能够真正的“出现”，依然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五、总结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社会资本和自组织过程作为研究视角，以

行动研究作为研究取向，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山东

省H社区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生长发育进行分析。

首先，根据自组织过程理论和H社区的案例分析，

发现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生长发育包括三个阶段，

分别是“育种”“育苗”“育树”阶段，进一步可以细分为

“种子”“萌芽”“幼苗”“树苗”“小树”“大树”等阶段。

其次，对于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会经历三

个路径过程，分别是“活动吸纳”“项目干预”和“多组织

协商”。其中“活动吸纳”培育路径能够实现“育种”阶

段的过程，挖掘到具有一定属性的社区能人作为潜在

的社区社会组织成员；“项目干预”培育路径能够实现

“育苗”阶段过程中的“萌芽”和“幼苗”阶段，即形成组

织内部治理要素及一定程度的组织化；“多组织协商”

培育路径则能够实现“育苗”阶段过程中的“树苗”阶

段，即出现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这一新的组织形态。

再次，由于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是在多个社区社

会组织联合行动的基础上出现的，因此，枢纽型社区社

会组织存在三个出现的前提条件，分别是多组织间形

成互惠关系、社区内具有大型公共活动的契机以及多

组织间能够开展持续性的联合行动。与此同时，枢纽型

社区社会组织的“五步工作法”也体现了组织间的平等

化，分别是行动前梳理社区供需清单、行动中注重联谊

各组织以汇聚民心、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对于其他组织

的陪伴赋能双管齐下、策划实施创投等社区公益项目、

行动后经过复盘反思形塑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品牌，以

上工作法有效规避了权力过载与结构性失衡的风险。

最后，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

会出现多方联动的培育模式，即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

的出现和发展，与培育方、专业社会组织、社区“两委”

等相关方的培力赋能和陪伴助力的方式与程度具有紧

多组织联合体召集人

多组织联合体
组织架构

召集各相关方
共议协商

多组织联合体核心层
遴选或推荐召集人

联合行动方案设计

多组织联合体扩大会联合行动方案分工

管理层

边缘层

一般层

核心层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
架构示意图多组织间联合行动联合行动方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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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关联性。

（二）讨论：一个三级枢纽组织体系框架

经过对H社区的案例分析，发现H社区的枢纽型社

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是镶嵌于区级、街道级和社区级三级

体系内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出现起到助推政社分

离的作用，同时发挥了“以社管社”“以服代管”的作用，

解决了为社区内多个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培育、支持及服

务的难题。然而，H社区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仍处于

初级阶段，如何培育这一新型组织形态，使之更好地发

挥联合型、支持型组织的作用，是即将面临的又一议题。

首先，应尽快推动H社区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

登记注册，即成为正式组织，进一步发挥其枢纽型、支

持型和联合型的功能与作用。同时，根据H社区所在

城市发布的政策文件《J市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年）》（J民发〔2021〕48号），

明确鼓励成立“社区（村）级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探

索建立社区级社区社会组织的各项工作及评估制度，

并将评估结果作为社区社会组织能力绩效评价及获得

支持的重要参考。

其次，通过已有“区—社”两级枢纽组织培育体系，

发现街道级枢纽组织体系有所缺失，虽然L区已实现

在所有街道完成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注册的工作目

标，但街道级枢纽组织目前还未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

仍然停留在仅具有正式组织身份，却暂无实际作用的

阶段。目前对于H社区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培力赋

能、资源引入等事务主要集中于区级枢纽组织，然而H

社区所在的L区共有138个社区，区级枢纽组织需发挥

其全面统筹和协调的功能，难以直接面向所有的社区

级枢纽组织。如长此以往，将会出现“区—社”组织间

关系错位、区级枢纽组织统筹功能失衡等风险。因此，

需要搭建起“区—街—社”三级培育体系（详见图3），

即区级枢纽组织发挥统筹与协调的作用，街道级枢纽

组织发挥资源引入、培力赋能和陪伴助力的培育作用，

进一步提升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化进程，助力

其完成实体化成为正式组织，并为社区级枢纽组织营

造一个健康良性的生态环境。

图 3 “区—街—社”三级枢纽组织联动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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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ub Type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 case analysis based on H commun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LIANG Xiaoyue1，LUO Jiade2

（1.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Party School of Hebei Provin⁃

cial Committee of CPC［Hebei Academy of Governance］，Shijiazhuang 050031，China；2.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Combin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and self-organization process，this paper uses
the case study method to deeply analyz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hub type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of H commun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Firstly，hub type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including“breeding”，“seedling raising”，and“tree raising”. Secondly，
the emergence of hub type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prerequisites such as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ultiple organizations，large-scale community public activities，and sustained
joint actions between organizations. Thirdly，“the five-step work method”of hub type community social organi⁃
zations can avoid risks such as structural imbalances. Finally，the cultivation of hub type community social orga⁃
nizations often adopts the path model of“multi organization negotiation”and forms a multi subject negotiation
mechanism. The hub type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its registration as a formal
organiz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fully leverage the functions of street level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fed⁃
erations and construct a linkage system of“district-street-society”three-level hub organizations.
Key words：hub type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elf-organization process；organizational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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